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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年来每当工作后的闲暇之际，我都会不经意间想起远方的故乡，故乡的山，故乡的水，故乡的一水一木。家乡，童年，幼时的伙伴，时不时的会涌现出来，或心时或梦里总会有熟悉的画面出现．

我的家乡谢家在湘南的一个偏辟小镇的边上，紧邻着舂陵古城．先祖庆成公在元末迁入此地-白鲢塘桂溪蓝田腹，而后世世代代在此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辛勤劳作，繁衍生息，至今开村已近800年唉．有时我想村庄也像草木庄稼一样的，一批收获又种上一批，人们也一样，一批老去，又一批在成长，而在新生代里又能找到其父辈们的影子，也许这就是大自然的法则吧，在上苍面前万事万物都是公平的，而村庄就这样平静安祥的传承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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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庄座落于山凹里，背后是山，前面一马平川都是良田．古朴的祠堂位于村落的中央，以前祠堂大门上方高挂着‘’翰林院‘’的大匾，先辈传言此匾为清康熙年间翰林院检讨监察御史谢济世题赠．在宗祠内写有宋信国公紫阳朱熹为谢氏家族题赠的，孝　悌　忠　信　礼　义　廉　耻，八个大字的族训．宗祠门口摆放着一对石鼓，显得威严大气，祠堂前还摆有围栏石，记录着谢氏子孙取得的功名．现保存下来的是谢明经的岁进士围栏石，谢明经就是富甲一方的谢开榜，开榜公在村里建有大规模的房产，上百间的房屋，坐拥三十六座水坝，一千多亩良田，可惜教子无方，富不过三代家族就衰落了。而迁全州的谢济世一脉祖孙三代同榜登科被传为美谈，其叔父谢赐履官至山东巡府，祖父谢明瑛是解元公，而谢赐履之子廷琪，廷瑜皆为进士，一门五代中科举者数不胜数。这些先辈们用事实表明唯有文化和精神的传承才能使家族长盛不衰。

宗祠本是供奉祖先的地方，在那个时代也是人们休闲的场所，农闲时大家都喜欢聚在大厅里聊聊天，听老人们讲讲故事，或者是下下象棋，在没有电视的年代中这里是最好的娱乐场地。当然祠堂是神圣的，按照家乡风俗家里添了男丁的都要到祠堂施粥，向祖先报喜，祈求先祖保佑子孙一生平安，能成栋梁．新娶进来的媳妇，也要在祠堂前行礼，表示从此成为家族中人，及老人过逝后出殡也要在祠堂前举行仪式，表示敬重．

[image: image5.jpg]



[image: image6.jpg]



[image: image7.jpg]



[image: image8.jpg]



祠堂的左侧是一排明清时期修建的青砖瓦屋，传闻此为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故居，道光二十六年，族中长辈谢复署十三岁时随族人参加了本地的天地会起义，失败后受到官府追捕，逃往广西，改名陈玉成.后又在广西参加了太平军，在太平军道州整军时曾回村探家一次，并带走了族中30几位精壮青年，从此这批英雄随陈玉成转战于大江南北．因为此事的牵连性太强事件太重大，所以这批英雄都是改名换姓隐姓埋名，至今外界仍无人知晓．只是在家族中代代口口相传。百余年来族人谨守着这个秘密.

策马扬鞭攻城掠地先辈壮我江东名家声威

青山绿水和风暖阳上苍佑吾英王故里福地

而今只有那青青的石板路，高高的马头墙还在述说着昔日辉煌，仿佛在告诉人们这里是英王的故里，这里有勇敢的男儿．而谢复署故居中高挂着的"江东名家‘’四个大字的古匾又给后人留下了无限的迷团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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祠堂的正前方是大塘，在雨季时可以排洪排涝，干旱时可以浇灌农田，平时还能推动水轮机来碾米，而且大塘还能保障发生火灾时有地方取水，每当村里发生火灾时，族人都自发的从大塘挑水来灭火，所以大塘也有消防的功能，这一切都显示出先辈们的智慧．以前在大塘的边上种满了扬柳，当年一排排的柳枝垂入水中，配上塘里种着的荷花。扬柳，荷塘，加上布谷鸟的歌唱，鸡鸣狗吠于村落之间，还有那田野上传来的阵阵蛙鸣，鸭鹅在塘中戏水，轻风吹拂着扬柳，在水塘里闪着一道道波光，这种场景美丽又壮观，想想都让人陶醉．而大塘也是孩子们撒野的乐园，夏天里，孩子们都爱到大塘里泡澡，有时还会在大塘里摸点田螺和河蚌，当然最高兴的是年底分鱼了，不管男女老少，还是在此过年的亲朋好友都可以分到一份鱼，而这时在人们心里其实分的是一份快乐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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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而在大塘的边上有着一棵古老的皂夹树，在祠堂的后面还有一棵更大的古樟树，这两棵树当年都枝繁叶茂，生机勃勃。而大树在人们的心目中是神圣的，到了夏日时人们都喜欢在这大树底下乘凉．上了年纪的长辈也喜欢在乘凉时向后辈们讲些故事，像英王陈玉成，北路英雄谢猛，大富豪谢开榜等人的故事就是在这里传承了下来．可惜后来古樟树由于空心，在一个雨后夜晚倒下了，而在倒下的当晚也发生了许多怪异的事情，而最奇的是倒下时不偏不斜正好倒在空地上，两旁的房屋竟然毫无损伤，在大樟树倒后，上了年纪的长辈皆很伤心也很当心，认为是不祥的征兆。因为大树见证了村庄的变迁，有科甲的兴盛，有英雄的出征，也有咸丰四年被清政府围剿杀绝十八家的苦难，还有那一批批成长起来又一批批老去的人们。而现在这一切都同大树离去一样慢慢被人遗忘了。

　大塘的左前方就是古井了，井水冬暖夏凉．在炎炎的夏日里，喝上一口井水顿感清凉．而当年的人们都是饮用古井的泉水，家家户户都有一担水桶和一个大水缸，到古井挑水是我们大多数人童年记忆的一部分．古井的泉水千百年来就这样默默的流淌着，滋润着这片土地，养育着这里的人们，她就像一位母亲从来没有怨言也不求回报．而今由于大型基建项目的建设破坏了地下水系，古井已变得像一位年老的母亲，她的乳汁变少，显得有些疲惫了，但她仍坚强的哺育着这里的人们．我想我们应该善待她，感恩大自然的赐予，今天我们破坏了自然的生态平衡，他日也必定会受到大自然的惩罚，这是万古不变的法则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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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在古井的前方是学校，民国初年，先辈世教公，世敦公兄弟捐资把村边的庙堂改成了小学，族中子弟皆能接受教育，子孙后辈从此可以识文字，明事理.百多年来小学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谢氏子弟，功在干秋，利在后代。直到前些年建了新的校舍这里才退出她的职能，而今教育资源正向城镇集结，好的的师资力量，好的生源全迁到城市，也许从此之后寒门再也难出学子了。想到这一切唯有一声叹息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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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前边就是一大片的农田了，祖祖辈辈们都在这里辛勤耕耘，劳作，期待在秋日能装满自家的粮仓，祖辈们常讲家中有粮，万事不慌。到了近年，农田全改种烤烟，夏日里绿油油的一片也令人陶醉，族人们大都不再耕种了，现在机械化的耕作只需几户人家就可以管理过来了，人们享受着高科技机械化带来的便利．因而大多数的年青一代已根本不懂耕种，而我们的下一代更是连水稻等农作物长什么样都不清楚了，虽然他们的身份仍是农民．现在农家里祖辈们留下粮仓也都废弃了，家家都没有余粮．这片土地曾是父辈们一辈子的希望，为这事长辈们曾多次的问道："现在咱农民自家都不存粮了，万一哪天遇上大的天灾如何是好"，像这种问题我也回答不上，唯有安慰几句，我理解长辈们对这片土地的感情和深深的眷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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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村前的田野里以前垒有七个大土堆，依北斗七星之位排列，而村落又像是一弯新月，从高处远望颇似七星伴月，此乃先辈们的风水布局．而且在村落的边上还修有防洪防风堤，这些都显示着先辈们的智慧和美好愿望．而位于在村后的永州古道上的凉亭-玉树亭，当年村里的英雄们就是在这里集结出征，跟随英王陈玉成转战于大江南北，血洒神州大地，这里见证了英雄，承载着历史．还有木凉亭，古松亭，九莲奄，青山观，扶王庙，这些都是家乡的美景，可惜许多已不存在了，只能在记忆里回味了．

在那时的人们家里都养有牛，猪，鸡，鸭，所以我们放学后都会去放牛，放鸭或去寻些野菜喂猪，如果能同一些年长的长辈一起还能听不少的故事，英王陈玉成的英雄事迹就是这样，一代一代的传承着．幼时的家乡是清贫的，不过农村物产丰富，出门捞点鱼虾，上山采些野菜，就是一餐美味．因而我们的童年是快乐的，到塘里摸螺，到河里捉鱼，到山上采磨菇，到田里钓青蛙，到田间挖一块泥巴当玩具，这些乐趣都不是现在的孩子可以体会到的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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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在青砖瓦房已无人居住，石板路也不再有人行走，小洋楼拔地而起，小汽车也开进了家门，高速公路，水泥大道都修到家门口，许多的年青人已进城居住．人与人之间情感也淡了，家族观念也在弱化，家族兄弟相聚一堂都不是易事了，乡村正在走向消失．

而在外的游子此时更怀念的是昔日家乡的纯朴，很多的人处于一种‘’呆不下的城市，回不了的农村‘’这样一种尴尬的局面．能拥有的只是一份深深的家乡情怀，和对故土深深的眷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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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喜欢我的作品，请赞赏鼓励哦！

